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世界文学研究, 2025, 13(2), 79-84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wls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5.132012   

文章引用: 赵钰璐. 《长日留痕》: 隐性进程中的社会性别转换[J]. 世界文学研究, 2025, 13(2): 79-84.  
DOI: 10.12677/wls.2025.132012 

 
 

《长日留痕》：隐性进程中的社会性别转换 

赵钰璐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2024年12月29日；录用日期：2025年4月1日；发布日期：2025年4月11日 

 
 

 
摘  要 

折桂布克奖的著作《长日留痕》自发行以来便受到广泛关注，但鲜少有人注意到，在六日驱车旅行拜访

故人和回忆叙事交织的情节的背后隐藏着另一股叙事暗流，在这一隐性进程中，石黑一雄暗自将史蒂文

斯和肯顿小姐的社会性别进行对换，由此与情节形成互补的双重叙事进程，此举丰富了故事主题，塑造

了更加浑圆的人物形象并增加审美趣味，为文章增添了解读的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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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ooker Prize winner The Remains of the Day has received widespread attention since its publica-
tion. However, only a few scholars have noticed that behind the intertwined plots of six-day journey 
and past memories, there is another narrative undercurrent which has reversed the social gender 
between Stevens and Miss Kenton, forming a complementary double narrative progression. In ex-
cavating it, the theme, characterization as well as the aesthetic effect of this novel will be rene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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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长日留痕》是石黑一雄的代表作，这部作品斩获了布克奖，并为其在 2017 年赢得诺贝尔文学奖奠

定基础。在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辞中，石黑一雄被描述为一位“在充满情感力量的小说中，揭示了我们与

世界的虚幻联系下的深渊”的作家[1]。石黑一雄的大多数作品都关注他笔下主人公和过去社会秩序的失

落记忆，《长日留痕》亦不例外。基于这一主题，文学界的学者们主要从英伦身份、庄园文化、后殖民主

义等角度对这部小说进行了探讨。叙述学也是深入探究小说深层次的热门方向，涉及不可靠叙事、创伤

叙事及记忆叙事等方面。然而，尽管这些研究者做出了不少努力，他们的研究重点始终围绕着情节展开，

忽视了一个更为隐秘的叙事进程，这一隐性进程与情节共同贯穿整部小说，揭示了更深层次的主题，并

塑造了更加立体的角色。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批评传统中的叙事动态关注点主要集中在情节的发展以及情节背后的深层

含义，而未能看到隐藏在其背后的另一个并行动态。隐性进程是中国著名叙述学者申丹所提出的概念。

申丹指出，隐性进程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同于 A.K.莫提默所说的“第二个故事”、塞德里克·瓦茨所

提出的隐蔽情节序列，亦不同于凯莉·马什所提及的潜在情节等。申丹发现，在许多虚构的叙事作品中，

情节发展的背后往往存在一种“叙事暗流”。这种暗流既不是情节的分支，也不是情节深处的阴暗层次，

而是一个自成一体的叙事过程，从头到尾与情节发展并行推进。([2]: p. 3)这两种叙事运动呈现出不同或

对立的方向，在主题、意义、人物塑造及美学价值等方面形成了对比、互补或对立、颠覆的关系。在《长

日留痕》中，深入文本可发现，除了史蒂文斯的旅行及回忆这一主线情节外，肯顿小姐和史蒂文斯在互

动中呈现出的性别角色转变线索与主线并行。 

2. 情节背后的隐性进程 

在进入隐性进程的具体分析之前，首先需要对情节和隐性进程进行概括，以便更好地理解。 
情节：《长日留痕》通过两条交织的情节构建了复杂的叙事结构。第一条情节发生在二战后的英国，

讲述了英式老管家史蒂文斯为邀请曾与他共事的女管家肯顿小姐回到达林顿庄园工作而进行的为期六天

的旅行。第二条情节则发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史蒂文斯在旅程中的回忆闪回，他回顾了自己在达

林顿庄园的工作经历、与肯顿小姐未曾言明的爱情，以及对尊严的追求。然而，当史蒂文斯未能成功邀

请肯顿小姐时，他开始意识到自己一生所犯的一个错误：为了实现一种虚无的职业道德，他放弃了与他

人建立亲密关系和拥有丰富人生经验的机会。 
隐性进程：小说通过人物面对事件的处理方式，构建了一个隐性进程，悄然颠覆了男女主角之间的

传统性别角色期待。这种性别转换主要体现在他们的相处模式、关于解雇犹太员工的争论以及双方对感

情的态度上。在这些情节中，肯顿小姐展现了“主动性”、“反叛性”和“果断性”等与传统男性角色

相关的特质，而史蒂文斯则呈现出“被动性”、“顺从性”和“拖延性”等传统上被认为是女性化的特

质。这种性别角色的反转，打破了社会性别的固定框架，为小说的主题和人物塑造提供了更为复杂的视

角，并提升了其美学效果。 
通过细致的文本阅读与隐性进程的挖掘，人物性别的逆转逐渐显现，并在主情节中得到了鲜明的对

比。开篇，肯顿小姐的来信成为史蒂文斯踏上旅程并开始回忆的触发点；而在隐性进程中，肯顿小姐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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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扮演着改善两人关系的主动者角色，无论是在他们相识时，还是多年后的重逢。史蒂文斯则充当了被

动跟随她引导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性别角色的转换不仅仅是在情节层面发生的，它还深刻挑战

了传统性别角色的设定。在传统的性别期待理论中，男性特质表现为直率、对爱的强烈和积极需求，以

及倾向于与美丽、聪明、活泼的女性交朋友；而女性特质通常与害羞、腼腆、胆怯、感性、被动等相关。

此外，女性对于爱的需求通常是被动的，强烈渴望被爱，并倾向于与那些可靠、成熟、体贴、具备男性特

质的男性成为朋友。([3]: p. 2)然而，在《长日留痕》中，史蒂文斯和肯顿小姐之间的互动不断挑战这些预

设。肯顿小姐主动追求与史蒂文斯的亲密关系，始终把握感情的主动权。在他们的互动中，肯顿小姐常

常邀请史蒂文斯散步、聊天，甚至在史蒂文斯的房间里插花，展现出一种富有生命力与主动性的个性。

她猜测史蒂文斯是否在看言情小说，并在狭窄的空间里与他嬉戏、推搡。相比之下，史蒂文斯常常处于

被动的接受状态，尤其是在肯顿小姐想要测试他心意时，他“坚决地把肯顿小姐从餐具室请了出去”([4]: 
p. 116)。 

在故事的中段，史蒂文斯和肯顿小姐在面对达林顿公爵因纳粹影响解雇两名犹太员工的事件时展现

了截然不同的态度。肯顿小姐的“反叛性”与史蒂文斯的“顺从性”形成鲜明对比。根据性别角色期待

理论，男性特质通常表现为雄心壮志、勇敢与竞争力，而女性则往往与同情心、温柔与亲和性特质相关。

肯顿小姐对种族歧视这种不公正行为的反抗，不仅仅源自道德的冲动，更是对外部环境刺激的积极反应。

她勇敢地为犹太员工发声，甚至愿意牺牲自己的职业机会，这种勇气和主动性展现了她传统性别角色的

反转。“史蒂文斯先生，难道你就不曾想到，以这样的缘故解雇鲁思和萨拉完全是错误的吗？我不能容

忍这类事情。我将无法在能让此类事情发生的府邸里工作了”([4]: p. 122)。史蒂文斯作为管家，始终秉

持对职业的极致尊重，他将“职业尊严”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他维护公爵的行为体现了强烈的“服从”

心理。他将自己对主人达林顿公爵的忠诚视为自己的责任和使命，无论公爵的行为是否正当，史蒂文斯

都倾向于抑制自己的道德判断，服从命令。这种顺从则也从弗洛伊德的防御机制来解释，尤其是“压抑”

机制。史蒂文斯压抑了对不公正行为的道德判断，将对主人达林顿公爵的忠诚置于个人伦理之上。史蒂

文斯认为，只要自己履行职责并保持职业尊严，便能避免内心的冲突和混乱。这种心理结构反映了他对

外部权威的过度依赖，并进一步表现了英国贵族阶层对等级制度和顺从的社会文化影响。 
在小说的结尾，肯顿小姐宣布自己即将结婚，并征求史蒂文斯的意见，象征着她对这段感情的最终

决断。多次表达心意未果之后，肯顿小姐选择离开达林顿府，与他人组建家庭。尽管婚后她偶有矛盾，

但始终坚持自己的婚姻选择。多年后，史蒂文斯发出再续前缘的邀请。肯顿小姐心生感动，但明确表示

无论是工作还是感情，都无法回到过去。肯顿小姐一直掌握着对这段感情的主动权，在选择结束它的时

候呈现出一种“果断性”，而史蒂文斯面对肯顿小姐时，却始终存在一种“拖延性”。他在看到肯顿小姐

哭泣的第一反应是“站在走廊上久久徘徊…但最终我觉得最好等待另一个时机来表达我的同情，然后继

续前行”([4]: p. 155)，实际迟迟未表达感情。在驱⻋前来寻找她时，他也反复思忖回顾过往，犹豫是否开

口，直到最终才幡然醒悟，自己的拖延让他错失良缘。 
史蒂文斯与肯顿小姐之间的性别角色转变，不仅仅是行为上的对立，它还反映了文化和社会对性别

期待的潜在挑战。通过对两位角色的细致分析，石黑一雄展示了性别并非单一由生理差异决定，而是通

过社会文化背景、个体经验和心理驱动的多维度产物。在这两位角色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性别

观念的冲突与融合，以及它们如何被个体的道德、信念和行为所重塑。 

3. 情节与隐性进程之间的关系 

根据申丹的观点，隐性进程与情节之间的关系可以总结为两种类型：互为补充和互为颠覆。([2]: p. 
38)在《长日留痕》中，隐性进程的性别逆转有助于丰富人物形象，从而补充了情节。从上述隐性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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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段落，能感知到性别形象的互相颠覆与互相补充并列。隐性进程表现出一种跳跃式进展，即在故

事的开端、中部和结尾，存在双重叙事进程，其中隐性进程包含了性别逆转。然而，在小说的大部分篇

章中，仅存在单一松散的情节，斯蒂文斯的男性气质保持不变。这是由叙事结构所激发的，在该结构中，

现实与回忆的叙述交织在一起。作为《长日留痕》的女主角，肯顿小姐在多个章节中消失，却又通过回

忆中的一些事件重新出现，即她作为黏合剂连接了过去的事件。而斯蒂文斯的性别逆转总是由他与肯顿

小姐的互动触发，因此，隐性进程表现出一种跳跃式的进展。主导的男性气质并非一种固定的、无时无

刻不一样的个性类型，而是在某种性别模式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男性气质，但这一位置始终是竞争性的([5]: 
p. 105)。换句话说，斯蒂文斯在情节中展现了主导的男性气质，而他性别的逆转是通过他与肯顿小姐的互

动在隐性进程中触发的，而肯顿小姐，作为小说中的女主角，虽然常常被学者忽视，却始终承载着男性

气质。 
隐性情节在学术界被忽视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正如 H·波特·阿博特所指出的那样，读者由于解

释框架的局限，未能看到眼前呈现的事物。([6]: p. 563)长期以来，由于批评传统的影响，读者总是聚焦于

情节。从亚里士多德时代起，人物塑造一直围绕单一情节展开。很少有人意识到故事中存在着不同的人

物形象。例如，在《长日留痕》中，斯蒂文斯被刻画为一位忠诚的管家，通过为强大的达林顿勋爵服务来

追求尊严，同时又是一个由于压抑情感而失去了真爱的人。而肯顿小姐则被描绘为一位勇敢且优秀的女

管家，拒绝了她过去的恋人。然而，如果我们深入挖掘故事，就会发现这些形象彼此间存在明显的差异。

此外，作家石黑一雄的身份也促使研究者将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他对英格兰的描述和对德国的态度上。

他本人也曾多次提到他创作这部小说的动机，即他想要塑造一个关于大英帝国的神话([7]: p. 75)。这些因

素都导致了对隐性进程的忽视，而忽视隐性进程的补充功能，实际上可以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这部小

说。 

4. 隐形进程的叙事功能 

在探讨《长日留痕》中的双重叙事结构时，我们可以通过重新审视小说的主题、人物塑造以及审美

效果，揭示作品中的深层次含义。在主题方面，小说的序言中提到：“这是一个悲伤而幽默的爱情故事，

也是对普通人民主责任的机智反思”([4]: p. 1)。大多数读者之所以关注这部小说，是因为斯蒂文斯与肯

顿小姐之间那段压抑的爱情。斯蒂文斯的内心挣扎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共鸣，特别是那些因缺乏表达内心

感受的勇气而错失爱情的读者。这种情感体验在亚洲和英国文化中尤为普遍。石黑一雄也明确指出，他

写作该小说的意图是通过斯蒂文斯这一角色作为隐喻，探讨人们对情感的恐惧，并将其与软弱及顺从的

文化理念相联系，同时也揭示了普通人与权力之间的复杂关系。([7]: pp. 47-48)斯蒂文斯作为一位贴近权

力中心的管家，尽管在服侍权力，但自身却无法掌握真正的权力，这一情节折射出社会中普通个体的无

力感和对权力结构的顺从。 
尽管这一主题有效地阐释了小说的核心内容，但如果从性别视角深入挖掘其隐性叙事结构，我们可

以进一步拓展对作品的解读，并激发更为复杂的反响。在隐形进程层面，小说中的性别角色呈现出相互

逆转的情况，这不仅展示了个人情感与职业尊严的冲突，还反映了二战前后英国社会的深刻转型。斯蒂

文斯对职业尊严的盲目追求深受英国传统贵族文化的影响，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一观念正遭遇冲击。

肯顿小姐的反抗精神则象征着社会对平等和正义的新追求，揭示了历史文化变革对个体的深刻影响。正

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斯蒂文斯与肯顿小姐的性格和行为展现了传统性别角色与个人价值观之间的复杂

互动。二十世纪初的英国社会仍然处于等级制度和男权主导的结构中，达林顿庄园象征着传统的权力结

构。在这种环境中，斯蒂文斯的顺从行为正是社会对其性别角色塑造的结果，而肯顿小姐的反抗则体现

了对这一传统性别规范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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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人物塑造，什洛米斯–里蒙–凯南(Shlomith Rimmon-Kenan)区分了“直接定义”和“间接呈现”

两种方式，前者是叙述者直接描述人物特征，后者则通过人物的行为、外貌和环境间接展现人物的特质。

([2]: p. 83)。在《长日留痕》中，人物塑造通过逐步揭示的方式展开，读者需要自行发掘人物的多维特征。

因此，斯蒂文斯被视为一位卓越的管家，他通过工作中的尊严展现了男性气质，而肯顿小姐则被呈现为

一位新女性，她不仅在情感上有所抗争，而且在价值观上也与斯蒂文斯形成对立。E·M·福斯特曾将人

物分为圆形人物和平面人物，圆形人物经历成长，而平面人物则基于某个单一特征，常常起到衬托的作

用([8]: p. 46)。在小说的主要情节中，斯蒂文斯无疑是一个圆形人物，因为他在与肯顿小姐的互动中逐渐

意识到对“尊严”的狭隘理解，进而重新思考自己的人生价值，并决定以更积极的心态面对余生。与之

对比，肯顿小姐则显得更为平面，她的叛逆、勇敢和负责任的形象始终如一，她的存在更多的是作为斯

蒂文斯失落爱情的象征([7]: p. 193)。从性别的角度看，肯顿小姐的反叛为她提供了与传统性别角色对抗

的力量，这种力量将她的平面角色塑造得更加鲜明。在隐性叙事中，斯蒂文斯的被动顺从和肯顿小姐的

主动反抗使得这两个人物形象发生了逆转，丰富了他们的性别表现。斯蒂文斯的女性化特质，使得他的

管家形象呈现出更为复杂和人性化的面貌，而肯顿小姐的主动性则将她塑造成一个强有力的反叛者，反

映了石黑一雄对男性气质的复杂看法，即男性特质并非仅限于男性，而是可以被女性同样表现出来。 
在审美效果上，《长日留痕》在不可靠叙事的研究中极具价值。韦恩·布斯在《小说的修辞》一书中

提出了“隐含作者”和叙述者之间的距离的概念。他认为，叙述者是否遵循隐含作者所暗示的普遍规范，

决定了其是否为可靠叙述者。如果叙述者偏离了这一规范，则叙述被视为不可靠的([2]: p. 86)。斯蒂文斯

的第一人称叙事不仅美化了达林顿勋爵的纳粹行为，也低估了他对肯顿小姐的感情，表现出他对父亲衰

老的否认。这种叙述模式使得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之间的距离加大。然而，在隐性进程层面，这种距离急

剧缩小，隐含作者通过斯蒂文斯和肯顿小姐的性别互动，引导读者重新思考两者的复杂关系。斯蒂文斯

的顺从与肯顿小姐的叛逆，不仅是人物性格的体现，也符合隐含作者的社会文化规范。因此，小说中的

双重叙事进程不仅强化了情节的美学效果，也促使读者重新审视性别、权力和个人情感之间的微妙关系。 

5. 结语 

《长日留痕》是石黑一雄的第三部小说，也是他赢得广泛声誉的杰作之一。在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后的几年里，石黑一雄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这部作品也因此得到了更加广泛的讨论与分析。然而，

在学界关于英国帝国神话、不可靠叙事、创伤等主题的探讨中，大多数学者倾向于忽视贯穿整个故事的

隐性叙事进程。这个隐性进程与主要情节并行推进，深刻地修正了作品的主题、人物塑造和美学效果，

使得小说呈现出更为复杂和多维的层次。史蒂文斯作为一个典型的创伤性角色，终其一生都在为一个纳

粹支持者效力。他将“尊严”置于与肯顿小姐之间个人情感的表达之上，这一行为不仅揭示了他对权力

结构的顺从，也反映了二战后社会对“英雄主义”与“忠诚”的错位理解。而在隐性进程的层面，史蒂

文斯与肯顿小姐的性别角色发生了悄然的逆转，这一变化不仅丰富了人物的塑造，还进一步突显了他们

之间复杂的情感纠葛。在传统的性别规范下，史蒂文斯的角色被塑造成一个刚毅、冷静的男性象征，而

肯顿小姐则作为一位反叛的女性形象而存在。然而，通过隐性进程的推进，二者的性别角色呈现出相互

交织、互为补充的复杂性，使得人物形象不再单一、静态，而是充满了动感和成长的潜力。此外，隐性进

程的参与，使得《长日留痕》在审美效果上获得了进一步的升华。史蒂文斯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他的

偏见、抑郁和自我压抑，使得读者在情感上与他产生复杂的共鸣。在隐性进程中，史蒂文斯的情感表达

逐渐突破了他对“尊严”固守的束缚，肯顿小姐的角色则展现了更多的主动性与独立性，成为史蒂文斯

情感觉醒的催化剂。这种双重叙事结构使得小说不仅在显性进程上展开情感冲突，同时在更深的隐性进

程层面呈现了文化、性别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微妙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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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长日留痕》通过其双重叙事结构、性别逆转和不可靠叙述的叙事技巧，呈现了二十世

纪中期英国社会文化转型与个体情感之间的复杂互动。隐性进程的加入不仅增强了小说的审美深度，还

为读者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解读空间，使这部作品不仅仅成为对个人尊严与爱情的探索，更是对传统性别

角色、社会变革及其对个体心灵的深远影响的深刻反思。这种叙事模式和结构，使得《长日留痕》在当

代文学中占据了独特的地位，并成为对性别、权力及情感复杂性的重要文学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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